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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 審 獎 │ 不 肖 子 回 憶 錄

多
數
人
都
知
道
臺
北
有
個
萬
華
，
但
沒
多
少
人
知
道
萬
華
裡
面
有
條
早
年
出
過
好
幾
任
市
長
的
西
昌

街
，
就
連
在
地
景
點
剝
皮
寮
內
牆
上
的
手
繪
導
覽
地
圖
都
把
西
昌
街
寫
成
了
西
昌
﹁
路
﹂
。
久
未
去
，
不

知
改
正
了
沒
有
？

我
家
﹁
前
﹂
祖
厝
就
位
於
西
昌
街
上
。
兩
個
男
人
就
在
這
棟
宅
子
裡
出
生
、
長
大
。
一
個
是
我
，
一

個
是
我
爸
。

從
我
爸
講
起
。

爸
的
出
生
正
好
趕
上
了
﹁
三
七
五
減
租
﹂
、
﹁
耕
者
有
其
田
﹂
等
德
政
，
使
得
我
家
從
一
代
地
主
淪

為
一
介
平
民
，
敲
碎
了
阿
嬤
的
少
奶
奶
夢
。
阿
公
小
兒
麻
痺
行
動
不
便
，
分
遺
產
時
遭
兄
弟
姊
妹
欺
壓
，

怨
啊
恨
啊
又
能
怎
辦
？
靠
賣
餅
乾
糖
果
掙
了
些
錢
，
在
萬
華
西
昌
街
買
了
塊
地
蓋
宅
子
自
住
也
租
人
。
﹁
要

用
最
好
的
！
﹂
上
好
的
石
材
，
頂
級
的
檜
木
，
熟
識
的
朋
友
，
認
識
的
建
商
。
一
心
揚
眉
吐
氣
的
他
沒
有

注
意
到
好
朋
友
浮
報
建
材
價
格
，
沒
有
注
意
到
親
切
的
建
商
拖
延
工
程
，
也
不
知
道
借
來
蓋
房
子
的
錢
要

到
賣
了
房
子
才
有
辦
法
還
清
。
他
只
看
到
堅
固
大
宅
逐
漸
成
形
，
只
知
道
自
己
將
從
被
人
賺
房
租
錢
倒
過

來
變
成
賺
人
房
租
錢
，
於
是
他
在
黑
白
家
族
照
上
笑
得
悠
閒
又
自
信
。

據
爸
說
，
他
從
小
就
﹁
非
凡
夫
俗
子
﹂
。
嬰
兒
時
的
他
被
帶
去
親
戚
家
玩
，
活
力
旺
盛
四
處
尖
叫
四

處
爬
，
老
人
家
一
開
始
都
樂
，
樂
著
樂
著
也
跟
著
尖
叫
。
花
瓶
、
玻
璃
櫥
櫃
、
碗
盤
，
爸
指
尖
稍
稍
碰
到

就
會
莫
名
落
地
碎
裂
，
連
一
旁
收
音
機
的
音
樂
都
忽
然
只
剩
雜
訊
。
阿
嬤
急
啊
，
趕
忙
去
抱
，
爸
一
丁
點

傷
都
沒
有
，
在
母
親
懷
裡
喀
喀
甜
笑
不
止
。

朱
浩
一

朱浩一，萬華出生，花蓮求學，現居板橋。曾獲花蓮文學獎散文組首

獎、葉石濤閱讀心得徵文大賽首獎。目前為專職英文譯者，已出版譯

作包括《擁有七個名字的女孩》、《黎明前說我愛你》及《暗夜裡的

泳者》等共十本。

自
此
，
親
友
再
不
歡
迎
爸
去
造
訪
。

上
初
中
。
過
年
，
阿
公
要
爸
去
香
燭
店
買
飯
春
花
，
爸
到
香
燭
店
卻
說
要
買
白
紙
花
。
店
家
認
得
我
們
，

覺
得
奇
怪
，
白
紙
花
是
喪
事
用
的
，
怎
沒
聽
說
？
再
問
一
次
，
爸
篤
定
阿
公
說
的
是
白
紙
花
，
甚
至
有
點

惱
，
店
家
只
好
賣
給
他
。
回
到
家
開
心
地
拿
給
阿
公
，
阿
公
一
看
臉
色
大
變
，
﹁
我
死
啊
！
﹂
年
後
不
久

重
病
不
起
就
走
了
。
﹁
我
不
知
道
為
什
麼
聽
到
的
真
的
是
白
紙
花
。
﹂
爸
說
。
他
自
責
一
生
。

成
為
家
中
唯
一
男
性
後
，
為
了
收
房
客
經
常
積
欠
的
租
金
，
爸
勤
練
身
體
，
個
性
也
漸
趨
火
爆
，
每

次
校
內
校
外
打
群
架
都
看
得
到
他
的
身
影
。
一
次
混
戰
，
敵
校
男
生
隨
手
撿
了
塊
紅
磚
頭
朝
爸
頭
上
喝
啊

猛
力
一
砸
，
磚
裂
，
爸
後
腦
毫
髮
無
損
，
嚇
得
襲
擊
者
落
荒
而
逃
。
回
到
家
，
爸
因
磚
灰
髒
了
制
服
而
挨
罵
。

延
平
高
中
畢
業
後
，
爸
赴
日
求
學
。
花
兩
個
月
的
時
間
天
天
逼
自
己
讀
報
查
字
典
，
沒
多
久
就
考
進

了
日
本
早
稻
田
大
學
商
學
部
。
幾
十
年
後
，
每
當
收
到
同
學
會
邀
請
函
，
爸
都
會
揉
掉
嘆
氣
，
跟
我
說
同

學
們
各
個
都
是
公
司
老
闆
大
生
意
人
，
只
有
他
一
無
所
成
。

國
中
時
被
個
有
錢
的
遠
親
讚
譽
﹁
聰
明
得
跟
鬼
一
樣
﹂
的
爸
賺
不
了
大
錢
的
原
因
就
出
在
他
胸
前
那

顆
拇
指
大
小
的
痣
。
全
臺
灣
超
過
二
十
間
廟
宇
的
乩
童
、
廟
公
、
通
靈
人
一
致
鑑
定
那
是
佛
陀
指
印
。
他

們
說
，
爸
跟
西
遊
記
的
悟
空
八
戒
悟
淨
一
樣
本
是
天
庭
官
員
，
因
犯
了
錯
而
被
貶
到
人
間
，
天
降
大
任
就

是
六
根
清
淨
遁
入
佛
門
，
否
則
苦
心
志
勞
筋
骨
餓
體
膚
啥
事
都
幹
不
成
。
可
惜
兩
句
人
生
口
頭
禪
註
定
了

他
泥
沼
不
能
翻
身
的
命
運
：
﹁
等
這
筆
生
意
談
成
，
我
們
就
過
關
了
﹂
跟
﹁
一
ち
ゃ
ん
，
你
看
這
個
女
人

的
む
ね
︙
︙
﹂

む
ね
就
是
胸
部
，
一
ち
ゃ
ん
就
是
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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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在
爸
三
十
二
歲
那
年
出
生
，
媽
媽
是
護
士
，
父
母
因
個
性
不
合
很
快
離
了
婚
，
我
在
爸
唱
的
日
本

童
謠
跟
親
戚
亂
捏
臉
頰
下
長
大
。
七
歲
前
的
我
是
個
平
凡
的
金
孫
，
興
趣
是
從
二
樓
的
窗
戶
朝
路
過
的
人

丟
果
核
、
亂
按
人
家
電
鈴
，
跟
要
阿
嬤
帶
我
去
逛
廣
州
街
夜
市
。
爸
也
很
疼
我
，
會
帶
我
去
錄
影
帶
店
租

︽
北
斗
神
拳
︾
讓
我
睡
前
看
。
我
跟
阿
嬤
鑽
進
被
窩
後
，
錄
影
帶
的
內
容
就
換
成
了
大
む
ね
的
金
髮
妞
嗯

嗯
啊
啊
。
一
次
爸
鬆
完
忘
了
換
帶
，
隔
早
十
點
，
我
起
床
迷
迷
糊
糊
要
接
著
看
昨
晚
的
龐
克
惡
棍
怎
麼
個

死
法
，
畫
面
上
卻
出
現
了
一
個
馬
尾
上
空
洋
女
郎
在
跑
步
機
上
不
停
晃
胸
，
大
驚
。
客
廳
裡
六
七
個
爸
的

客
人
都
抽
著
菸
笑
了
。
爸
趕
忙
幫
我
換
帶
，
但
我
催
眠
未
解
，
直
到
吃
下
兩
塊
孔
雀
餅
才
元
神
回
歸
。

五
歲
幼
稚
園
，
七
歲
小
學
，
七
歲
半
段
考
奪
魁
，
八
歲
不
到
擁
有
任
天
堂
紅
白
機
，
近
視
度
數
從
此

不
斷
飆
升
，
考
試
分
數
從
此
不
斷
下
滑
。

為
提
振
士
氣
，
爸
備
妥
曬
衣
架
、
皮
帶
跟
木
尺
。
最
早
是
一
分
一
下
，
但
不
久
發
現
這
樣
會
死
人
，

於
是
改
五
分
一
下
、
十
分
一
下
。
到
他
決
定
一
張
考
卷
一
下
時
，
我
積
怨
已
久
，
恨
意
綿
綿
，
決
定
逃
學

以
示
抗
議
。

初
次
嘗
試
，
我
走
上
一
座
不
知
什
麼
橋
，
然
後
又
走
下
一
座
不
知
什
麼
橋
，
發
現
居
然
又
回
到
了
家

附
近
，
只
好
硬
著
頭
皮
回
家
察
看
敵
情
。
爸
的
黑
色
山
葉
不
在
，
我
掏
出
鑰
匙
上
樓
，
阿
嬤
也
不
在
，
我

度
過
了
美
好
的
超
級
瑪
莉
的
一
天
。

隨
著
逃
學
頻
率
逐
漸
增
加
，
老
師
終
於
決
定
家
訪
，
爸
嚇
一
跳
，
老
師
走
後
一
巴
掌
將
我
打
飛
。
阿

嬤
衝
出
來
護
孫
，
我
受
虐
少
女
般
側
坐
地
上
流
淚
，
心
裡
則
盤
算
著
下
一
步
。

回
憶
起
過
往
感
冒
經
歷
，
我
開
始
悄
悄
練
習
﹁
渾
身
顫
抖
大
法
﹂
。
最
先
練
成
的
是
右
手
手
掌
，
然

後
是
右
手
，
左
手
，
雙
腿
，
終
至
渾
身
發
功
。
接
著
，
我
到
自
家
對
面
常
有
酒
醉
客
出
沒
的
巷
弄
研
究
或

乾
或
溼
或
遭
人
踩
踏
或
完
好
如
初
的
各
種
嘔
吐
物
，
從
而
研
發
出
以
米
飯
、
八
寶
粥
、
剩
菜
、
布
丁
，
及

三
大
匙
白
醋
攪
拌
調
配
而
成
的
﹁
超
擬
真
雜
食
小
童
穢
物
﹂
。
但
還
不
夠
。
我
跟
爸
鬥
法
已
好
些
時
日
，

必
須
循
序
漸
進
，
不
可
操
之
過
急
。

隔
早
起
床
，
我
跟
爸
說
頭
暈
肚
子
不
舒
服
，
爸
如
我
所
料
不
信
，
硬
是
載
我
去
上
課
。
到
學
校
後
我

繼
續
裝
病
，
也
堅
持
不
吃
午
餐
，
讓
老
師
半
信
半
疑
。
放
學
路
上
，
我
先
在
外
面
吃
了
些
巧
克
力
球
、
紅

片
跟
五
香
乖
乖
，
回
家
後
跟
阿
嬤
說
不
舒
服
，
不
吃
晚
餐
就
躺
床
上
。
稍
晚
爸
回
來
，
一
看
就
說
一
ち
ゃ

ん
又
不
想
上
課
在
假
鬼
假
怪
，
別
理
他
，
餓
了
自
己
就
會
去
吃
。
阿
嬤
不
捨
，
進
來
慰
問
數
次
，
甚
至
悄

悄
問
我
是
不
是
在
裝
病
，
我
漾
起
善
解
人
意
的
好
孩
子
微
笑
，
回
答
說
沒
有
啦
，
可
能
是
吃
壞
肚
子
，
應

該
一
早
起
來
就
會
好
了
，
要
她
別
擔
心
。

目
前
為
止
，
一
切
都
在
我
計
算
之
中
。

早
睡
自
然
早
醒
。
天
色
未
亮
，
我
起
床
蒐
集
原
料
，
每
有
風
吹
草
動
就
心
驚
膽
戰
，
躡
手
躡
腳
先
溜

回
阿
嬤
房
間
。
終
於
，
在
天
光
微
微
亮
起
之
際
，
阿
嬤
門
口
旁
已
備
好
一
灘
酸
味
陣
陣
的
不
是
東
西
。
折

騰
許
久
，
我
精
疲
力
竭
，
回
床
上
休
息
。

隱
隱
約
約
的
腳
步
聲
、
說
話
聲
。
阿
嬤
摸
了
摸
我
的
頭
，
換
爸
來
看
時
我
聚
精
會
神
，
全
身
顫
抖
，

爸
覺
得
情
況
不
妙
，
趕
緊
開
冰
箱
拿
肛
門
塞
劑
，
這
招
我
還
真
沒
料
到
。
冰
冰
涼
涼
的
白
色
子
彈
塞
入
便

口
，
這
種
極
致
的
被
強
姦
的
恐
怖
感
我
只
在
幾
十
年
後
照
大
腸
鏡
時
才
再
次
體
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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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
馬
獎
級
的
道
具
加
上
演
出
，
又
配
合
了
學
校
老
師
的
證
詞
，
我
得
以
住
進
臺
大
醫
院
進
行
一
系
列

檢
查
。
在G

am
eB

oy

的
陪
伴
下
，
我
短
短
的
住
院
日
子
很
快
就
面
臨
尾
聲
。
檢
查
結
果
出
爐
：
除
了
輕

微
心
律
不
整
外
完
全
健
康
，
建
議
轉
看
精
神
科
。

爸
一
籌
莫
展
，
遂
決
定
帶
我
到
家
族
長
久
信
奉
的
朱
池
李
三
王
府
求
符
水
治
奇
病
。

晚
上
八
點
，
問
事
的
民
眾
聚
集
在
三
王
府
二
樓
。
輪
到
我
們
時
，
爸
說
了
我
的
狀
況
，
兩
位
閉
著
眼

的
中
年
乩
身
大
叔
用
手
上
的
奇
妙
工
具
在
黃
符
上
畫
了
畫
，
要
爸
回
去
燒
灰
後
泡
入
水
裡
給
我
喝
。
不
知

是
心
理
作
用
還
真
有
效
，
喝
完
的
當
晚
我
發
了
高
燒
，
恍
惚
中
看
見
一
隊
類
似
日
本
士
兵
的
人
從
阿
嬤
的

床
尾
走
過
，
醒
來
後
再
不
敢
裝
病
，
乖
乖
上
學
去
。

乖
了
好
幾
年
。

然
而
沉
迷
電
玩
加
上
長
期
蹺
課
，
我
的
課
業
成
績
只
能
以
﹁
滿
紙
荒
唐
言
，
一
把
辛
酸
淚
﹂
來
形
容
，

當
然
，
這
辛
酸
淚
是
我
爸
在
心
裡
偷
偷
流
的
。
外
表
依
舊
剛
毅
，
爸
一
手
筆
管
一
手
水
管
雙
管
齊
下
，
我

決
定
再
逃
，
這
次
要
逃
家
。

一
樣
，
一
切
都
得
從
長
計
議
。

說
起
都
會
生
存
能
力
，
我
也
許
有
那
麼
一
些
，
或
許
去
龍
山
寺
附
近
拜
個
街
友
老
師
學
藝
尚
可
有
一

餐
沒
一
餐
度
日
。
可
是
我
偶
爾
也
會
想
吃
麥
當
勞
，
更
別
提
還
得
買
新
卡
匣
跟
電
池
，
不
然
我
離
家
的
意

義
何
在
？
所
以
需
要
錢
，
需
要
穩
定
的
經
濟
來
源
。
剛
上
國
中
的
我
有
什
麼
優
勢
？

阿
嬤
。

我
以
﹁
爸
說
我
這
次
考
試
沒
考
好
就
要
殺
死
我
﹂
的
話
術
開
始
說
服
。
阿
嬤
說
，
你
就
好
好
念
書
考

好
就
好
。
我
說
不
行
啦
，
我
想
念
啊
，
可
是
爸
都
不
讓
我
念
，
一
直
打
我
。
阿
嬤
說
那
我
去
跟
他
講
。
我

說
阿
嬤
你
講
我
會
被
打
更
慘
。
阿
嬤
說
那
怎
麼
辦
。
我
說
只
能
逃
了
，
暫
時
逃
離
這
個
家
，
我
就
在
這
期

間
好
好
念
書
，
考
個
建
中
臺
大
光
宗
耀
祖
。
阿
嬤
同
意
了
。

帶
了
一
些
衣
物
跟
課
本
、G

am
eB

oy

，
我
們
在
萬
大
路
靠
近
華
中
橋
附
近
一
家
廉
價
旅
館
裡
落
腳
。

我
仍
舊
天
天
電
玩
，
玩
膩
了
才
會
看
書
休
息
。

沒
多
久
，
阿
嬤
說
她
累
了
，
想
回
家
。
我
展
開
金
孫
攻
勢
，
苦
苦
哀
求
。
阿
嬤
同
意
留
下
。

隔
天
，
阿
嬤
又
說
她
累
了
。
我
覺
得
有
點
怪
，
昨
天
不
是
才
談
過
嗎
？
於
是
再
次
好
言
相
勸
，
阿
嬤

再
次
同
意
，
但
是
就
不
太
看
電
視
了
。

又
隔
兩
天
，
阿
嬤
又
喊
累
，
我
心
想
好
吧
，
看
來
就
是
這
樣
了
，
於
是
目
送
她
搭
公
車
回
家
。

﹁
我
晚
一
點
就
回
去
。
﹂
我
撒
了
謊
。

那
晚
，
我
在
橋
下
一
個
乾
淨
的
垃
圾
箱
裡
度
過
。

隔
天
一
早
，
我
在
電
動
間
裡
玩
︽
快
打
旋
風
II
︾
時
有
人
拍
了
我
的
肩
膀
，
一
回
頭
啪
的
一
聲
，
坐

門
口
板
凳
上
抽
菸
的
老
闆
一
臉
驚
呆
。
不
久
後
，
我
低
著
頭
上
了
爸
的
機
車
，
回
家
。

回
到
那
個
我
們
不
久
後
將
失
去
的
祖
厝
。

第
一
次
聯
考
考
上
惇
敘
電
機
，
念
不
習
慣
。
第
二
次
聯
考
，
我
捨
棄
北
部
的
學
校
，
遠
赴
花
蓮
求
學
。

爸
知
道
我
是
想
逃
離
他
身
邊
，
而
他
雖
然
不
想
也
不
願
，
終
究
妥
協
了
。

這
是
我
人
生
第
一
次
出
遠
門
，
而
且
一
待
就
要
五
年
。



122123 不肖子回憶錄輯貳│散文｜評審獎 第十八屆臺北文學獎得獎作品集

這
是
我
第
一
次
離
開
爸
。

事
後
證
實
，
這
是
正
確
的
選
擇
。

我
沒
有
料
到
自
己
對
外
文
有
天
分
。
我
沒
有
料
到
老
師
會
視
我
為
怪
才
。
我
沒
有
料
到
同
學
對
我
都

很
友
善
。
我
甚
至
沒
有
料
到
自
己
會
喜
歡
上
別
人
，
也
沒
有
料
到
有
人
會
喜
歡
曾
經
毫
無
自
信
的
我
。

我
不
再
叛
逆
，
但
也
許
一
切
都
遲
了
。

到
花
蓮
後
不
久
，
爸
說
阿
嬤
失
智
了
。

到
花
蓮
的
第
三
年
，
爸
說
萬
華
沒
落
太
快
，
房
租
收
入
再
也
無
法
負
擔
銀
行
重
利
，
我
說
爸
賣
吧
，

守
著
這
個
祖
宅
能
做
什
麼
？
賣
掉
你
還
能
有
些
錢
去
做
你
一
直
想
做
的
大
生
意
，
爸
雖
然
難
過
，
但
想
了

想
也
對
，
便
說
：
﹁
你
這
樣
說
也
沒
錯
，
等
這
筆
生
意
談
成
，
我
們
就
過
關
了
。
﹂

過
一
個
永
遠
無
法
過
的
關
。

畢
業
後
第
一
年
，
我
到
安
親
班
上
班
，
認
識
了
前
女
友
，
搬
到
了
新
莊
。

同
年
，
阿
嬤
死
了
。

趕
回
家
，
晚
年
無
法
行
走
的
阿
嬤
躺
在
床
上
口
半
張
，
嘴
裡
還
有
些
白
粥
。
爸
哭
啊
，
說
餵
吃
粥
，

怎
的
噎
住
了
，
立
刻
就
斷
了
氣
。
送
到
和
平
醫
院
開
了
死
亡
證
明
書
，
遺
體
放
上
鐵
床
運
到
樓
下
太
平
間
。

爸
說
他
去
買
金
紙
，
醫
院
配
合
的
廠
商
賣
得
比
較
貴
，
我
還
沒
答
應
他
人
就
走
了
，
留
我
一
人
跟
身
上
蓋

了
塊
符
咒
黃
布
的
阿
嬤
。

小
小
的
太
平
間
裡
迴
盪
著
老
舊
念
佛
機
的
吱
嘎
念
佛
聲
。
我
很
怕
，
怕
阿
嬤
會
起
來
罵
我
不
孝
，
怕

阿
嬤
會
斥
責
我
說
謊
騙
她
好
多
次
，
怕
阿
嬤
會
說
她
想
回
再
也
回
不
去
的
老
家
。
但
是
沒
有
，
阿
嬤
只
是

靜
靜
的
躺
著
，
怎
麼
也
醒
不
過
來
。
我
顫
抖
著
從
圓
凳
上
起
身
，
朝
阿
嬤
的
鐵
床
走
去
。
掀
開
了
黃
布
，

看
到
了
阿
嬤
乾
瘦
老
邁
的
臉
，
我
哭
了
。

父
子
默
默
燒
著
金
紙
。
爸
說
自
己
害
死
了
阿
公
，
又
害
死
了
阿
嬤
，
說
到
淚
水
沾
濕
了
鏡
框
，
眼
鏡

不
停
滑
下
。
我
幫
爸
把
眼
鏡
拿
下
來
折
好
，
放
進
我
外
套
的
口
袋
，
同
時
不
停
說
，
爸
，
不
是
你
的
錯
，

不
是
你
的
錯
。

金
紙
燒
完
後
，
爸
的
眼
淚
也
停
了
。
我
幫
爸
戴
回
眼
鏡
，
鏡
面
起
了
一
層
霧
。

七
年
後
，
我
跟
個
性
不
合
的
前
女
友
分
了
手
，
搬
回
賣
掉
祖
厝
後
就
搬
進
去
的
內
江
街
四
樓
老
公
寓
。

爸
見
我
難
過
，
就
說
分
了
也
好
，
這
麼
黏
，
每
次
叫
你
回
來
幫
我
修
電
腦
就
電
話
一
通
通
催
你
回
去
，
這

種
女
人
不
要
也
罷
。
我
看
著
他
，
沒
說
什
麼
，
爸
知
道
說
錯
話
了
。
當
天
晚
上
，
爸
見
我
出
房
門
，
指
了

指
他
的
電
腦
螢
幕
，
說
：
﹁
一
ち
ゃ
ん
，
你
看
這
個
女
人
的
む
ね
︙
︙
﹂
我
跟
以
前
一
樣
沒
理
他
。

一
年
後
，
意
外
在
一
場
電
影
活
動
認
識
了
自
己
的
太
太
：
甜
美
的
臉
蛋
，
高
䠷
的
身
材
，
起
伏
的
線

條
。
狼
父
無
犬
子
。

這
一
次
，
我
會
搬
到
板
橋
。
這
一
次
，
我
將
失
去
自
己
真
正
的
家
。

﹁
你
爸
有
打
來
，
說
你
最
近
都
沒
打
電
話
回
家
，
想
知
道
你
好
不
好
，
我
說
你
去
上
班
了
，
手
機
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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帶
。
﹂﹁

喔
好
，
我
明
天
再
打
給
他
。
﹂

我
忘
了
。

一
樣
在
和
平
醫
院
，
一
樣
在
急
診
室
，
我
失
去
了
爸
。

我
說
我
出
去
一
下
，
然
後
走
進
電
動
門
旁
的
窄
巷
。
往
昔
的
回
憶
化
成
水
滴
，
水
滴
匯
成
瀑
布
傾
瀉

而
下
，
隆
隆
聲
從
我
嘴
中
嚎
出
。
我
想
起
他
曾
唱
給
我
聽
的
童
謠
，
想
起
他
在
暑
假
作
業
上
幫
我
畫
的
︽
烏

龍
院
︾
武
僧
，
想
起
他
接
到
詐
騙
電
話
後
急
忙
忙
要
出
門
救
我
，
卻
不
知
道
我
人
在
哪
裡
。
後
來
我
說
爸
，

我
都
三
十
歲
了
耶
，
誰
要
綁
我
啊
︙
︙

但
因
為
他
是
我
的
爸
，
所
以
他
一
定
得
這
麼
做
。

我
到
這
一
刻
才
知
道
，
他
才
是
我
的
家
。

一
年
過
去
了
。

忌
日
前
幾
天
，
爸
在
夢
裡
穿
著
紅
色
的
古
代
盔
甲
，
微
笑
著
說
他
現
在
回
到
天
上
當
雨
師
了
。
醒
來

時
，
我
半
信
半
疑
。

忌
日
當
天
。
手
頭
的
潤
稿
工
作
告
一
段
落
，
我
把e-m

ail

寄
了
出
去
，
跟
老
婆
說
等
她
準
備
好
就
可

以
上
山
了
。
她
先
說
好
，
但
後
來
又
跟
我
說
，
外
面
天
氣
陰
陰
的
，
還
要
去
嗎
？
我
說
不
會
啦
，
走
吧
。

從
木
柵
路
轉
往
福
德
坑
上
去
。
山
路
，
綠
蔭
，
溼
涼
。
右
彎
左
拐
，
將
長
頸
鹿
煙
囪
拋
在
腦
後
，
下

坡
路
旁
一
尊
尊
金
身
菩
薩
護
佑
訪
客
安
全
。
停
好
車
往
下
走
，
在
安
靜
無
人
的
供
奉
場
裡
擺
好
蛋
捲
、
饊

子
、
沙
琪
瑪
等
爸
愛
吃
妻
也
愛
吃
的
東
西
後
，
我
往
大
樓
的
方
向
走
去
。
阿
嬤
在
二
樓
，
爸
在
三
樓
。

我
說
爸
︵
阿
嬤
︶
，
你
最
近
好
嗎
？
我
很
好
。
剛
翻
譯
完
一
本
書
，
手
頭
還
有
兩
本
書
要
翻
，
很
穩
定
，

不
用
擔
心
。
等
我
下
次
忙
完
，
會
再
找
時
間
來
看
你
們
。

我
每
次
來
講
的
話
都
差
不
多
，
很
無
趣
，
但
或
許
能
讓
他
們
安
心
。

回
到
一
樓
大
廳
，
我
對
著
正
中
央
的
菩
薩
拜
了
三
拜
，
說
，
請
保
佑
他
們
快
快
樂
樂
，
無
煩
無
憂
。

轉
身
下
階
梯
，
我
朝
正
在
看
書
的
妻
走
去
。

收
拾
好
供
品
準
備
回
家
，
一
滴
雨
落
在
鏡
片
上
。

要
穿
雨
衣
嗎
，
妻
問
。

我
發
動
摩
托
車
，
說
：
﹁
沒
關
係
，
有
我
爸
。
﹂

一
路
無
雨
。

評
審
意
見
／
鍾
怡
雯

以
不
肖
子
為
經
，
串
起
臺
北
的
家
族
故
事
。
父
親
跟
敘
述
者
都
有
逃
不
脫
命
運
手
掌
心
的
宿
命
，
他

們
的
人
生
際
遇
和
安
排
，
彷
彿
冥
冥
之
中
都
被
寫
定
了
，
所
有
的
掙
扎
和
試
探
因
此
都
帶
著
點
戲
謔
和
悲

劇
。
幽
默
和
反
諷
成
了
這
篇
散
文
的
特
色
，
第
三
者
的
旁
觀
眼
光
也
讓
父
親
和
我
成
了
喜
感
的
角
色
，
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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篇
散
文
最
成
功
的
地
方
，
便
是
把
父
子
二
人
相
似
的
個
性
寫
得
出
色
，
幾
個
小
小
的
片
斷
讓
這
篇
跨
越
三

代
的
家
族
故
事
有
了
梗
概
和
主
軸
。
結
尾
敘
述
者
去
拜
祭
父
親
和
阿
嬤
，
眼
鏡
盛
了
雨
滴
，
也
呼
應
阿
嬤

過
世
時
，
父
親
的
眼
鏡
起
霧
的
片
斷
，
凡
此
都
見
出
此
文
對
細
節
的
照
顧
和
用
心
。


